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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口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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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化进程中的世界人口转变呈现出相似的轨迹。三次人口转变理论考察了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再生产
模式转变的特点、原因和影响，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人类社会“三级两跳”中的“第一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
会）中人口再生产模式的演变。人口转变带来人口数量和结构变迁，并深刻影响着国家与地区实力和世界竞争格局。
当前我们正处在“第二跳”（从工业社会到智能社会）之中，人工智能时代开启，技术从对人类体力的替代转为对人类
脑力的替代，将会对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弥补、叠加和替代效应或将革命性
地改变出生和死亡这两个人口转变要素，从而颠覆传统人口转变与人口变迁模式，塑造工业社会跃升智能社会背景
下的人口再转变。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变量，面对未来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从长时段大视野出
发，尽早预见和充分准备以应对科技巨变对人口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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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初，90岁高龄的费孝通就人类新时代新
问题新挑战提出了富有预见性的判断和建言，他把
跨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及趋势比作“三级两
跳”，即人类历史三种社会形态的三个阶段———农业
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以及两大跳跃———从农
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
社会。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二跳之中[1]。就人口变迁而
言，人口转变理论描述和概括了“第一跳”的基本特
征，即由农业社会的人口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
长最终转向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
的演变过程，其本质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农业社会
的“高位静止”状态“跃升”到工业社会的“低位静止”
状态。而事实上，无论是 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人口
转变理论，还是 80年代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以及世
纪之交的“第三次人口转变”理论，都是对工业化阶

段即“第一跳”中人口转变现象和规律的总结和阐
释。在后工业社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科学
技术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
度和应用范围超乎人们的想象，智能系统的应用深
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2024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授予两位人工智能先驱，化学奖则授予将人
工智能模型应用于蛋白质设计和蛋白质结构预测这
一生命科学领域的三位科学家，可见人工智能技术
具有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如今人类正经历着从体
力自动化向脑力自动化的深刻变革，新的技术社会
形态———智能社会、新的文明形态———智能文明正
在形成[2][3]，人工智能将可能彻底颠覆传统的人口变
化趋势，人类人口发展也将面临着“第二跳”即跃升
到智能社会中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那么，当今世界总体人口转变处于何种态势？未

来人口转变将使人口规模和结构产生什么变化？在
后现代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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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0—2100 年世界人口转变趋势及预测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4).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Online Edition.下同。

①本文所用数据除另有说明的，均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4》。其中，2023年及以前年份为估计数据，2024年及以

后年份为预测数据。

②此处发达地区包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欠发达地区包括非洲、亚洲（不含日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美拉尼西亚、密

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所有地区。此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为依照《世界人口展望 2024》用于统计目的的分组，并不表示对特定

国家或地区发展阶段的判断。

人口要素，进而如何颠覆工业社会传统的人口转变
路径？本研究立足面向未来的人口动态结构观，在
“第二跳”，即跨入智能社会背景下，以宏大的历史和
空间维度视角，重新审视传统人口转变和变迁的模
式和趋势，展望“第二跳”跃迁中未来人口可能的变
迁趋势及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影响。

二、工业时代的人口转变及理论

（一）世界人口转变进程
当前世界总体来看仍处于传统的人口转变过程

之中。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是先后驱动世界人
口转变的两大动力。从死亡水
平来看，根据联合国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 2024》①，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从 1950 年的
46.4岁提升到 2023 年的 73.2
岁，死亡率则从 1950 年的
19.4‰ 下 降 到 2023 年 的
7.6‰。从生育水平来看，世界
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从 1963
年的峰值 5.3 下降到 2023 年
的 2.25，60 年下降了一半多，
已逼近更替水平；出生率则从
1950 年的 36.8‰降至 2023
年的 16.3‰（见图 1）。总体来
看，目前世界人口转变正不断
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模式演
进，按当前趋势，预计将于 21
世纪下半叶完成经典的人口
转变过程。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世界人口转变也呈现出显著
的二元格局[4]。发达地区的人
口转变开始于 18世纪中叶的
工业革命，伴随内生型现代化
进程，其人口转变也是一个自

发的、渐进的过程。从世界发达地区②整体来看，
1950 年以来人口死亡率基本稳定在 9‰～11‰，出
生率持续下降并在 21世纪初降至与死亡率相近水
平，人口增长趋于静止，已完成经典的人口转变过
程。随着出生率缓慢下降，叠加老龄化持续加深导
致死亡率有所抬升，发达地区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
已在 2018年进入负值区间，按照当前趋势，人口自
然增长率在 21世纪将维持在-4‰～-2‰（见图 2）。

欠发达地区人口转变晚于发达国家，目前总体
上仍处于人口快速增长阶段。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转
变始于 20世纪 40年代末，凭借医疗卫生等领域技

图 2 1950—2100 年世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口转变趋势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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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后发优势，平均预期寿命从 1950年的 41.1岁
上升到 2023年的 71.7岁；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从
1950年的 23.4‰下降到目前的 7.0‰左右。生育水
平的下降则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到 20世纪 60年代
末其总和生育率才开始下降，从最高时的 6.56下降
到 2023年的 2.36，仍高于更替水平和发达地区平均
水平（1.45），中国以外的欠发达地区总和生育率则
更高（2.65）。总体来看，欠发达地区目前仍处于高出
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欠发达地区人口转变起始时间晚于发达地区近
200年，由于医疗卫生等技术进步以及部分国家实
施人口控制政策，其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所用时间
都大幅缩短，在外生型现代化和外部干预下人口转
变进程被大大压缩[5][6]。目前欠发达地区总体人口增
长模式（出生率、死亡率和自
然增长率）接近于发达地区 20
世纪 60年代的水平。按照当
前趋势，预计 2080年左右现
有欠发达地区也将完成经典
人口转变过程（见图 2）。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已在完成了经典的人口转变
过程后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疗卫生
事业的快速发展，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大大延长，人口死亡率
迅速下降，从 1950年的 23‰
下降到 80年代的 7‰左右。20
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
生育政策的推行，总和生育率
迅速下降，在 90年代已降至
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出生率从
最高时 1963年的 48.9‰急剧
下降至 21 世纪初的 13‰左
右。在 21世纪初，中国基本完
成了经典人口转变过程，实现
了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
率的低水平平衡。在此之后，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重，人口死
亡率开始上扬。同时，受生育
观念变化、婚育推迟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即使先后实施全面

二孩、三孩生育政策，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低生育
意愿仍在持续下降。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00，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位居倒数第四，仅高于韩
国、新加坡和乌克兰。要维持人口长期不衰减，生育
率需要达到 2.1的更替水平，1.00的生育率意味着
人口数每代约减少一半。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呈
显著的下降趋势，死亡率持续抬升，2022年已进入
人口负增长阶段（见图 3）。
总之，从世界不同区域包括中国人口转变的轨

迹可以发现，虽然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
口发展的二元格局，但从长时段的变化趋势上观察，
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人口发展在各个区
域及国家的人口转变轨迹最终将趋于一致，具有很
高的趋同性（见图 4）。

图 4 世界总和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变化趋势及预测

图 3 1950—2100 年中国人口转变趋势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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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时代的人口转变理论
20世纪上半叶，兰德里（Adolphe Landry）、汤普

森（Warren Thompson）、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
等西方人口学家总结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变迁
历程，提出了人口转变理论，概括了人类从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的演变特点及其
成因和影响[7][8]。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在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
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高位静止状态，经过高出生
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最终转向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低位静止状态。

20世纪 60年代后，西欧社会出现生育率持续
下降、晚婚、不婚、非婚同居、未婚生育、家庭结构多
样化等现象，80年代范德卡（D. J. Van de Kaa）等人
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对这一系列人口和婚
姻家庭的新变化进行了解释[9]。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理
论相比，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中，生育率的变化特点
同样是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原因更多地表现在人
们对婚姻、家庭、生育的价值观念变化，而正是现代
社会制度中社会结构、文化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变化
使一些发达国家实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10]。

20世纪 90年代后，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
迁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人口种族结构的改变，科尔
曼（Coleman）提出了“第三次人口转变”理论[11]。“第
三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由于西欧和美国持续的低
生育率和高迁入率，这种长期“替代性迁移”将造成
其族裔结构的持续改变，并引起主流文化、语言、宗
教等方面的变化。

事实上，无论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还是“第三次
人口转变”的提出都没有超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
边界与框架，是工业社会后期面对人口新现象新过
程而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传统人口
转变理论声称，人类人口始于农业社会的高出生高
死亡，终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一转变过程
是由死亡率率先下降打破“高位静止”的，进而改变
人口再生产动力机制，传统人口理论预示这种转变
过程终于“低位静止”。然而，人类人口的生育水平并
没有停止在“更替水平”上，而是持续下降，所以，“第
二次人口转变”从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意义上讲，是
因为生育要素打破了“低位静止”平衡，成为人口再
生产体系的新动力，并且带来了区域人口的负增长，
进而强调和解释社会变迁和文化等因素对生育率持

续下降的影响。在区域国别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迁
移要素走向了前台，虽然迁移变量对人口变迁的影
响是相对的，但对区域国别人口结构的影响则是绝
对的，因此，“第三次人口转变”关注移民对族裔结构
和文化结构的影响。
因此，从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来看，三次

人口转变理论都是考察工业化也即现代化“第一
跳”过程中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特点、原因和
影响。那么，这种人口转变模式会带来怎样的世界
人口变迁及趋势？

三、工业时代的人口变迁及趋势

人口转变带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迁。一个地
区人口转变本身会带来其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
化，而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先后上演人口转变，则会
导致区域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区
域或国家实力、竞争格局和国际秩序。
（一）世界人口变迁
从目前趋势来看，未来世界人口并不会在低增

长率维持平衡，而是在 21世纪 80年代达到峰值后
呈现持续负增长趋势。随着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出生
人数对人口增长的贡献已让位于老年人口增长的贡
献。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世界人口总和生育率将
在 2050年左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在结束一段时期
的惯性增长后，世界人口总量将在 21世纪 80年代
达到接近 103亿的顶峰后开始下降（见图 5）。当生
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惯性增长和预期寿命
延长带动的死亡率降低将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12]。目前，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生育率低于更替水
平，在结束人口惯性增长阶段后，多个发达国家和部
分发展中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按照当前趋势，
长期来看，在完成经典人口转变后，人口负增长几乎
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将面临自身繁衍危机，人口
萎缩将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过去人类因为瘟
疫、饥荒和战争等外部因素而出现人口减少，如今，
人类已经能够更好地控制自身的规模，然而随着生
育率的普遍持续下降，全球人口将会转向长期的内
生性负增长。若生育率不能回升至更替水平以上，人
口萎缩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人类消亡。
发达地区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在 2018年进

入负值区间，但由于有大量移民迁入，人口总量相对
稳定，预计现有发达地区的人口规模在 21世纪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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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 12亿左右。发展中国家受益
于出生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短期
内的迅速下降，人口规模迅速膨
胀，将主宰 21世纪的世界人口数
量增减和结构变化。现有欠发达地
区总人口在 1950年为 16.80亿（占
比 67.4%），目前已增长到 68.07亿
（占比 84.1%），预计在 21世纪末
将达到 89.87亿（占比 88.3%），是
现有发达地区届时人口（11.93亿）
的 7.5倍（见图 5）。
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预

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世界将面临持
续加重的少子老龄化。2002年，世
界人口中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7.0%，总
体上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23年世界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为 10.0%，预计这一比例在 2050年将
达到 16.3%，在 21世纪 60年代将超过 14岁及以下
少年人口比例，到 21世纪末将达到 23.9%（见表 1）。
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老龄化
问题，目前发达地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
20%以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老龄化加深导

致社会抚养负担持续加重，全球总抚养比将在 2030
年左右迎来由降转升的拐点，而发达国家已在 2006
年达到拐点，中国以外的欠发达地区预计在 2040年
左右迎来拐点。伴随少子老龄化加深的是劳动年龄
人口的衰减。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全球劳动年龄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在 2030年左右见顶，劳动年
龄人口数量将在 2070年左右达到峰值 62.9 亿，随
后持续下降至 21世纪末的 60.6亿。

图 5 世界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预测（亿，%）

表 1 世界各年龄组人口数量和比重预测（亿，%）

年份
0～14 15～64 65+ 80+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80+/65+

2020 20.35 25.8 51.15 64.8 7.37 9.3 1.51 20.4

2030 19.67 22.8 56.05 65.4 10.07 11.7 2.08 20.4

2040 19.42 21.2 59.16 64.5 13.15 14.3 3.18 24.0

2050 19.70 20.4 61.17 63.3 15.78 16.3 4.46 27.9

2060 19.27 19.2 62.17 62.2 18.52 18.5 5.45 29.2

2070 18.69 18.3 62.86 61.7 20.39 20.0 6.76 32.7

2080 18.30 17.8 62.05 60.3 22.52 21.9 7.56 33.6

2090 17.66 17.1 61.41 59.8 23.72 23.1 8.42 35.1

2100 16.88 16.5 60.64 59.6 24.35 23.9 9.47 38.8

随着人口转变在不同地区先后上演，处于不同
人口转变阶段的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对
于后发地区而言，在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和人口
爆炸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后，将会迎来劳动年龄人
口占比高、社会抚养比低的人口红利期，为其实现产
业升级和经济赶超提供优势条件。对于人口转变的

先行国家而言，低生育率下的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
使社会面临愈加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导致社会
抚养和医疗负担加重、劳动力短缺和创新活力下降，
使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部分国家则面
临严峻的人口形势，韩国 2022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0.78，在主要国家中最低，已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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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按照目前的生育水平变化趋势，韩国可能成为全
球首个消失的国家。发达国家持续努力采取了各种措
施提升生育率，但效果往往很有限。即使总和生育率
提升到更替水平之上，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扭转人
口负增长的趋势也还需要经历数十年的时间[13]。
（二）区域人口变迁
人口是构成国家实力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口规

模和结构对地区和国家实力与文明兴衰具有重要影
响，未来世界人口区域结构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全
球竞争格局和国际秩序[14][15][16]。人口转变及其所带来
的人口规模增减和结构变化在世界不同地区先后上
演，将不断重塑世界发展格局。
欧洲国家是全球人口转变的先行者，其人口转

变始于 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自 20世纪 60年代

起，欧洲国家生育率就已陆续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2023年欧洲国家总体总和生育率为 1.40（其中南欧
国家为 1.28），除摩纳哥外其余各国总和生育率均低
于更替水平。预计 21世纪欧洲地区人口数量相对稳
定，由 1950年的 5.49亿增长到 2020年的峰值 7.5
亿后人口呈缓慢下降趋势，在 21世纪下半叶将保持
在 6亿～7亿之间，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则从 1950
年的 22.0%下降到 21世纪末的 5.8%（见表 2）。欧洲
国家最早开始面临少子老龄化的挑战。在 1950年以
前，欧洲总体上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6年 65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少儿人口；预计到 2025年
左右，欧洲人口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将达
21%，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1世纪末这一比例将上
升至 30%以上（见表 3）。

表 2 1950—2100 年世界各地区人口规模和比重变化及预测（亿，%）

地区 1950年 2000年 2050年 2100年

亚洲 13.68（54.9） 37.48（60.7） 52.80（54.6） 46.13（45.3）

非洲 2.28（9.1） 8.31（13.5） 24.67（25.5） 38.14（37.5）

拉美及加勒比 1.68（6.7） 5.21（8.4） 7.30（7.6） 6.13（6.0）

欧洲 5.49（22.0） 7.28（11.8） 7.03（7.3） 5.92（5.8）

北美洲 1.68（6.7） 3.12（5.1） 4.27（4.4） 4.75（4.7）

大洋洲 0.13（0.5） 0.31（0.5） 0.58（0.6） 0.73（0.7）

世界 24.93（100.0） 61.72（100.0） 96.64（100.0） 101.80（100.0）

表 3 1950—2100 年世界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预测（%）

地区
1950年 2000年 2050年 2100年

0～14 15～64 65+ 0～14 15～64 65+ 0～14 15～64 65+ 0～14 15～64 65+

亚洲 37.1 58.8 4.1 30.7 63.5 5.8 17.2 64.1 18.6 14.2 56.9 28.9

非洲 41.6 55.1 3.3 43.0 53.8 3.2 31.0 63.2 5.8 20.7 64.6 14.8

拉美及加勒比 41.1 55.6 3.2 32.2 62.3 5.5 16.6 64.5 18.9 13.2 55.1 31.7

欧洲 26.6 65.5 7.9 17.6 67.7 14.7 13.7 57.7 28.6 13.0 55.1 31.8

北美洲 27.5 64.5 8.0 21.0 66.8 12.2 15.6 61.0 23.4 14.3 57.1 28.6

大洋洲 30.1 62.8 7.2 25.8 64.4 9.8 19.1 62.3 18.6 16.0 59.3 24.7

注：括号中数字为各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

北美洲以美国和加拿大两个移民国家为代表，
人口规模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增长率长期高于其他
发达国家。1950年北美洲人口仅 1.68亿，到 2023年
增长至 3.83亿，占世界人口的 4.7%，预计到 21世纪
末将缓慢增长至 4.75亿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
保持稳定（见表 2）。目前，北美洲地区的少子老龄化
程度仅次于欧洲地区，2023年其 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比例已超过少儿人口，预计在 2030年左右将进
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移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美
洲的少子老龄化程度，预计 21世纪末北美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至 28.6%，不仅低于
欧洲，甚至低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和亚洲（见表 3）。

20世纪下半叶至 21世纪前 20年，亚洲一直是
世界人口增长的主力。1950年以来，亚洲人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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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亿人增长到 2023年的 47.78亿人，占世界人
口的六成左右。20世纪下半叶，除个别年份外，亚洲
每年的人口增长贡献了世界人口增长的 60%以上。
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预计亚洲人口将在 21世纪
中期（2054年）达到峰值约 53亿，随后进入持续负
增长，到 21世纪末将降至 46亿左右，约占世界人口
的 45%（见表 2）。亚洲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趋势，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 2012年已超过 7%，进入
老龄化社会，预计在 2035年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2047年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少儿
人口比例，2055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到
21世纪末，亚洲地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
达 28.9%，老龄化程度超过北美地区，仅次于欧洲和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见表 3）。

非洲是最晚经历人口转变的地区，将是未来数
十年里全球人口增长的主力，并拥有世界上最年轻
的人口。目前非洲是全球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在
2020年之后，非洲新增人口已经超过亚洲，每年新
增人口约占全球新增人口的半数。未来非洲人口总
量将持续膨胀，直到 21世纪末都将保持人口增长态
势。21世纪下半叶，在亚洲、欧洲、拉美及加勒比等
地区人口持续负增长和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口
平稳的情况下，全球人口增长将主要由非洲的人口
增长拉动。预计 21世纪末非洲人口总量将从 1950年
的 2.28亿增长到 38亿左右，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从
1950年的 9.1%上升到 37.5%。到 21世纪末，亚洲和非
洲的人口之和预计将占全球人口总量的 80%以上
（见表 2）。非洲预计在 2060年才
进入老龄化社会，一直到 21世纪
末，其少儿人口比例都将高于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见表 3）。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人口从

1950年的 1.6亿增长到 2023年
的 6.6亿，预计将在 21世纪中叶
达到峰值 7.3亿左右后（占世界
人口的 7.6%）开始下降，到 21世
纪末下降到约 6.1亿，占世界人
口的 6.0%（见表 2）。目前拉美及
加勒比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亚
洲类似，未来也将经历迅速的老
龄化过程，到 21世纪末人口年
龄结构将与欧洲接近。大洋洲人

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相对较小且将保持稳定，从
1950 年的约 1300 万增长到 2023 年的约 4600 万，
预计到 21世纪末将缓慢增长至 7300万，仅占世界
人口的 0.7%（见表 2）。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主要的
移民目的地国家之一，其老龄化进程相对缓慢，虽然
大洋洲在 1950年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其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一直低于欧洲和北美地区，
在 21世纪末这一比例仅高于非洲地区（见表 3）。
（三）中国人口变迁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余年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

育率后，在 2021年人口总量达到 14.26 亿的峰值
后，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且正以数倍于发达国家的
速度加速老龄化，未来将面临比发达地区更棘手的
少子老龄化问题。中国少儿人口比重在 20世纪 60
年代中期达到峰值 41.5%后开始下降，特别是自 80
年代起加速下降，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则自
2015年左右起快速上升。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
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在 2026年超过少
儿人口，并在其后保持加速上升趋势。在这一方案
下，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在 2038年左
右超过现有发达地区同期水平，届时中国 65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将达 3.4 亿，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25.3%，见图 6）；到 2050年，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将达 3.9亿，占总人口的 30.9%（2022 版本为
30.1%），其中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将达到
1.32亿，占总人口的 10.5%。大规模的老年高龄人口
将给社会保障和长期照料带来巨大压力。

图 6 1950—2100 年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变化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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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少子老龄化的是劳动力人口占比收缩，长
期来看，中国劳动力规模加速萎缩的形势格外严峻。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 2010年达
到峰值 72.9%后呈下降趋势，劳动力数量则在 2015
年达到峰值 10 亿人后开始持续下降。按联合国
2024年版本中方案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 21
世纪末将衰减到 2.9亿，低于 2022年版本中方案预
测的 3.8亿，不足峰值时的 1/3，占总人口的比重也
将降至 45%左右，而在低方案下这一数量和比重将
降至更低的 1.3亿和 32.7%。更具创新创业活力的
15～24岁年轻劳动力人口比重也从 1987年的峰值
23.5%下降到 2023年的 11.3%，预计到 21世纪末将
下降至不足 7%。
加速的少子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收缩，使中

国未来的社会抚养负担令人担忧。中国的总抚养比
已在 2010年见底，在这之前的三十余年里中国获
得了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17]。根据联合国
中方案预测，中国的总抚养比将在 2035年以后迅
速上升，而这主要源于老年抚养比的升高。在 2052
年左右，中国的总抚养比将超过世界发达地区，达
73.1%，并在 21 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中处在高于
100%的水平。
总之，工业社会三次人口转变将会带来世界人

口规模、年龄结构及区域结构的变迁，虽然在长时段
中世界人口转变的轨迹呈现出相似的趋势，但不同
地区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差异会带来世界人口变迁的
区域分化。人口规模和结构上的优势将深刻影响一
个地区和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塑造不同时期的国
际竞争格局。

四、迈入智能社会的人口再转变

如今人类已经迈进智能社会，人口发展再一次
面临技术革新的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
发展或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口转变的轨迹。需要
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考察未来人口转变的
可能性，前瞻性部署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我
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正处在费孝通所表述的“第
二跳”之中并已经迈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值得注意的
是，上述呈现的世界及中国的人口预测是根据工业
社会的传统人口转变规律和经验所推演的未来，是
基于过去既有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科技条件对生育和
死亡水平作出假定而进行的预测，即“过去的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开启，机器对人的替代由工业经
济时代对体力的替代转变为数字经济时代对脑力的
替代，将会对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带来社会发展的巨大转型。如果说从农业社会跨入
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本质上是人类人口从高生育
高死亡水平向低生育低死亡水平转变，是两种性质
完全不同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那么，当今从工业社会
迈入人工智能社会，人类人口再生产也将发生本质
性的变化，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无论是生育还是死亡
都将发生革命性改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人
口的“出生”与“死亡”，人类人口再生产面临着再一
次革命性的转变，也即人类人口进入费孝通所形容
“三级两跳”中的“第二跳”。而“第二跳”与“第一跳”
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跳升，因此也就有了工业社会跃
升人工智能社会背景下的人口再转变。人口出生和
死亡的变动仍是人口再转变的直接驱动力，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口再转变的影响既有一定
的确定性，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技术
的发展将使人类越来越有能力控制自身的生育和死
亡，重塑人类繁衍模式，而技术的发展速度和应用程
度及后果则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当前联合国对世
界及各国包括中国人口的预测是基于工业时代人口
再生产模式转变规律进行预设而对未来人口变迁作
出的预测，其直接驱动力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和
死亡。然而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或
将革命性地改变出生和死亡这两个人口转变要素，
从而颠覆传统人口转变与人口变迁模式。
（一）人工智能对生育变量的影响
智能社会的到来将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生育行

为，或将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效应。其一，弥补效
应。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殖领域的应用可以弥补生育
赤字，使生育率向理想生育子女数靠近。人工智能技
术在生殖医学和婴幼儿照料等方面的应用可以突破
人类生育的生理限制，改变人类的繁衍方式，降低生
育照料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育水平。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 2023年的一份报告，全球约有 17.5%（约
六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不孕不育症[18]。人工智能技
术在辅助生殖等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应用，例如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优质胚胎从而提高试管婴儿的
成功率，可以有效提升有生育意愿人群的生育水平。
然而，多项调查研究表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
展中国家的理想生育子女数远低于更替水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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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对于生育率提高的作用或许还十分有限，难以
扭转长期人口负增长的趋势。
其二，叠加效应。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驱动科技

创新的步伐加快，其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美国计算
机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测，在 2045
年左右人类将能够与计算机融合，成为超人，并将此
称为“奇点”。纳米机器人能够进入人类大脑与云端
数字神经元连接，实现人机融合，人类可以成为自然
智能和控制论智能的结合体，甚至可以通过思维克
隆技术创造虚拟人。在这种情境下，人口的性质将跨
越生物学边界，人机界限模糊化，人口“生育”的概念
也彻底改变。
其三，替代效应。人工智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实

现对人的角色的替代，人和智能人并存可能会对人
类社会关系带来变革性的影响。智能系统对人的替
代范围广泛，智能机器人正在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
并与人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例如，未来定制化的
智能机器人可能充当伴侣、孩子等家庭成员角色，
形成“人机组合”的家庭新形式。同时，大众认识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重大变化，人工智能对传统
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重塑将深刻影响大众的生
育观念，对未来人口发展带来冲击[19]。或许在不久
的将来，计算机将达到人类水平的智能，通用人工
智能（AGI）将会实现[20]。由于人工智能拥有能够独
立决策和创造的能力，如果未来社会形成非人类身
份认同，即以网络身份来定义人类，认同人工智能
是人，那么人口的“出生”也就不再受限于传统生物
学意义上的生育因素。
（二）人工智能对死亡变量的影响
同样，智能社会的到来也会影响到人类的死亡

行为，也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效应。其一，弥补效
应。人类总是希望长寿和健康，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
是较为确定的长期趋势。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
尔·赫拉利所言，在对抗了饥荒和疾病之后，在 21世
纪人类很有可能要转向长生不死的目标。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将加速医疗领域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
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随着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纳
米技术的加速发展，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就有实
现永生的可能。人工智能在药物试验和生命科学领
域的应用，能够更快更好地为疾病找到解决方案。例
如，未来随着基因编辑和纳米机器人等技术的进步，
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有望获得突破。雷·库兹韦尔

（Ray Kurzweil）预测，在 2030年左右人类将实现“长
寿逃逸速度”，即科技进步带来的寿命延长将会弥补
甚至超过人类因衰老而损失的每一年生命，人的死
亡风险不会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其二，叠加效应。未来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实

现，生物性的死亡或许不再意味着人的生命意志的
完全终结。通过数字技术复制数字基因，可以实现对
人类生物硬件的逐渐替代，使人类克服碳基生命器
官的寿限，以数字形式保存人的思维、意识和记忆，
从而代代延续其生命，实现数字化永生[21]。
其三，替代效应。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也引发人

们对未来人类生存安全的担忧。人工智能的发展使
人类面临异化、生物安全、智能化战争等风险，当人
工智能机器人的智能超过人类，超级智能可能会统
治未来世界，甚至招致人类的灭亡[22][23]。物理学家史
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认为，人工智能存在的
长期威胁是其系统失控带来的风险，其后果可能是
人类文明的终结，人类必须建立有效机制尽早识别
威胁。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风险和安全风
险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要目标。尤瓦尔·赫拉
利在继“简史三部曲”后的新作《智人之上》中表示，
在硅基时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很可能是人工智能，
人类正面临着对自身未来失去控制的危险，如果人
类缺乏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那么被危及的可能是
整个人类物种与无数其他生命形式的生存[24]。
总之，在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第二跳”背

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弥补、叠加和替代三种效应将
对人口的出生变量和死亡变量带来革命性变化，这
将颠覆工业时代的人口转变前景，传统人口转变范
式下预测的结果在未来或许已不再是必然。未来的
科技发展可能会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重塑人口转
变，塑造未来历史进程。在这一前景下，不确定性是
我们必须面对的。未来崭新的人口转变模式将带来
一系列我们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

五、结语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迈向智能社会的“第二
跳”节点上，人口再转变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可
以确定的是，人类人口发展包括中国人口不再会沿着
工业社会的轨迹展开，因此，联合国所呈现的世界各
国未来人口前景也将被颠覆。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对人
口变量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尽早预见和充分准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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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科技巨变对人口转变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在可预见的未来，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同时，除

非能够逆转衰老过程，否则人类在长寿上的胜利将
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老龄化代价。即使在预期寿命增
长的同时健康工作预期寿命也在持续增长，但其与
总预期寿命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25]。随着医疗条件
与生活水平改善，高龄老人日常生活能力残障比例
下降的同时，躯体活动能力和认知功能残障率则显
著增高，预期寿命的延长即使不是“胜利的失败”，也
伴随着“胜利的成本”需要我们去应对[26]。当前在医
学上，相较于癌症和心脏病等疾病（死亡较早且迅
速）的治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对于痴呆和帕金森病
等发病率随年龄呈指数上升且护理依赖期较长的老
年疾病，在认识和治疗方面进展还比较缓慢，进一步
导致资本和研发投入还远远不足[27]。
人工智能的发展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劳动

力短缺和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智能系统和机
器人的应用已经从制造业向交通、物流、餐饮、住宿
等服务业领域蔓延，并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
而，对于具有较高异质性的老年护理服务等未来有
较大需求的领域，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替代作用还十
分有限。随着痴呆患者数量的上升，长期护理的劳动
力需求和成本将持续增长。目前，阿尔茨海默病及相
关痴呆病是导致中国人群死亡的第五大原因[28]，到
2050年，预计将有约 6.9亿劳动人口每天超过 1.88
亿小时照顾痴呆患者[29]，这将给社会长期照料和患
者家庭生活质量带来严峻挑战。

19世纪处在工业革命大潮中的法国社会学家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曾言，“人口即命
运”（Demography is destiny[30]），或许作为社会学家的
孔德深刻意识到了社会大变迁中人口变量的重要意
义。在当今工业社会迈向人工智能社会之时，我们可
以再次解读“人口即命运”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人
口即命运”包含着必然与偶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在当代中文语境下，“命”即定数，具有必然性、无法
抗拒，是确定性的趋势；而“运”为变数，具有能动性、
可以作为，是不确定的可能性。展望 21世纪智能社
会下的世界人口转变，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迭
代发展背景下，人类对自身生育、死亡的掌控能力
进一步增强，伴随低生育水平和预期寿命持续延长
而日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是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
人类将要共同面临的长期趋势，也是必然性的“命”。

而提前谋划和积极应对这一趋势带来的影响和挑
战，并防范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可能带
来的威胁和风险，则是人类可以改变的“运”。人口是
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变量，是“国之大者”。面对人
工智能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
进行前瞻性、系统性的统筹谋划，制定高瞻远瞩的人
口发展战略决策，把握大势所趋，更好地应对未来的
一系列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 安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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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f Intelligent Socie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Li JianXin & Ding Xin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world’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shows a similar trajectory.
The theory of three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mod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i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mode in the "first jump" (from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of the "Three Levels and Two
Jumps" of human society as said by Mr. Fei Xiaoto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rings about changes in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structure, and profoundly affects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rength and world competitive landscape. At
present, we are in the "second jump"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intelligent society),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has begun, and technology has changed from the replacement of human physical strength to the replacement
of human brain, which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human reproduction and life.The compensation, superposi－
tion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ay revolutioniz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he two element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us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mode, and shaping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society to
jump to intelligent society. Population is a basic, long-term and strategic variable. Faced with the uncertainties
brought about by future technological change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long-term and broad perspective, antici－
pate and fully prepare for the revolutionary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on population develop－
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 struc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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